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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根细细的长藤，曲曲折折地
爬满架子。黄色的花儿如蚕豆，却孕
育出一尺来长青绿的苦瓜，一身的疙
瘩，让人看着怪不舒服。是呀，人说的
苦瓜脸，不是什么好模样，两头尖中间
粗，表面粗糙，布满了凸起的棱条，一
副尖嘴猴腮的样子，怎么能讨喜？

第一次吃苦瓜，咬一下，满口苦
涩，大脑瞬间开启传导神经路径，一种
不适感如箭离弦，牵动着面部肌肉、喉
管、肠胃抽搐起来，恨不得把胆汁都吐
出来。这副难受的苦瓜脸，一下子木
讷起来，惹得一阵哄堂大笑。自此之
后，一看到那疙疙瘩瘩的玩意儿，便不
自觉地连连后退，满心地推拒。

终究，人还是喜欢挑战自己的本
能，做出种种匪夷所思之事。其中最
清奇的脑回路，还要数“自讨苦吃”，而
且能煞有其事地总结出一套经验来。

有经验的老饕认为：半大成形的
苦瓜能吃，而且最好吃，灵魂就是苦涩
感。上好的苦瓜，最苦的时候有一股
清淡的香气，从痛苦中穿透出来，舌尖
是苦的，到了喉咙，才会酿出一种持久
的甘香。一旦长成，苦瓜变色龙似的，
油绿变成了白色；熟透时，先是瓜尖变
红，渐渐地向瓜蒂蔓延，整个瓜身全部
变红，就从顶部裂开，露出血红的瓜
肉，此刻，苦去甘来，却少人问津。

这苦瓜扑朔迷离，像极了人生，已
入中年，经历的事情多了，这苦涩倒成
了磨炼后的一种甘甜。半生之前苦涩
难食，半生之后，方得清凉甘香；年轻
时攫取的欲望那样强烈，哪有时间顾
及生命里的风景！倒是老时苦尽甘来
的美好回忆，最值得回味：先前的那点
苦又算得了什么！

有本书叫《星槎胜览》，最早记载
了苦瓜，陪同郑和下西洋的费信写
的。这个费信，是船队的外事翻译和
文化教员。“苏门答腊国一等瓜，皮若
荔枝”“疑此苦瓜”，可是，“未剖时甚臭
如烂蒜，剖开如囊，味如酥，香甜可
口”，却让人疑窦丛生：在诸多果蔬之
中，苦瓜可是“苦味之冠”，怎么会香甜
可口呢？除非满口火燎的水泡，火气
太大，拿苦瓜除燥去火，否则怎么会有
甘甜的美意呢？令人费解。

再读《救荒本草》，里面说苦瓜，谓
之锦荔枝，南方也叫癞葡萄，瓤红如
血，味甜。徐元扈解释说，这癞葡萄，
闽粤人嗜食，吃多了，鼻子会出血，“皆
为圃架时蔬，京师亦卖于肆。岂南烹
北徙耶？肥甘之中，搰以苦薏，俗呼解
暑之羞，苦口药石”，可见，苦瓜消毒解
暑。只是一开始就说成“癞葡萄”，出
人意料之外：小时候吃到的“癞葡萄”，
甜甜的，怎么会是苦瓜？细究附图，活
脱脱的苦瓜秧苗姿态。只是“癞葡萄”
宽大短粗些，一熟就发黄。当今常见
的苦瓜，又细又长，草翠葱绿，长成则
泛白。同为一物，为何一甘一苦，难道
俱是皮苦肉甘之徒？为何既能消暑，
又能导致鼻衄？其实，“癞葡萄”又名
金铃子，虽与苦瓜同出一门，却是甘苦
自分，凉热两开。

在北方，苦瓜以味得名；到了南
方，苦字不好听，广东人便唤作凉瓜：
形如瘤状突起，也称癞瓜；瓜面起皱
纹，似荔枝，又称锦荔枝。无论何种外
貌，大多以苦为要。一入夏，人们嗜食
苦瓜，苦能清热解暑，这种传统医学思
维，怕是食苦深入人心的根子吧。夏
天饮用凉茶，多少甜糖也遮不住苦味，

“去火药”那种让人舌头发颤的苦涩味
道，国人却津津乐道，倒映衬出我们的
执着！

细细咀嚼，这苦涩里的平静，实属
难得。在熙熙攘攘的尘嚣里尝尽百
味，只追求世俗里的清茶淡饭，如此忘
事忘俗，清心寡欲，才是人生最妙的境
界吧！

♣ 张富国

苦 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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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玉米种子比选小麦种子要复
杂得多。限于种植技术的落后，当时
中原地区基本上只种春玉米，留种子
的地块需提前预留，水肥都要有保
障。玉米出天缨之后，在扬花授粉之
前，还要每隔一垄把天缨拔掉，以保证
更好的养分供应种粒。尚本礼老师
还记得跟着母亲在地里拔天缨的时
候，母亲会把不结穗的空玉米棵拔掉
——这就是被人们称作“甜蔗秆”的
鲜美副食，汁水甘甜清冽，可与甘蔗媲
美，这在那个年代也是中原乡下很难
得的美味。玉米种子成熟后，掰下来
玉米穗，把玉米袍剥开留在玉米棒尾
部，然后编成金灿灿的玉米棒“塔”，悬
挂在屋檐下，待来年播种前再脱粒。

尚本礼老师说，即使在肥料、种
子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农作物当时
的产量也很低：小麦每亩可收五斗左
右（约150斤）；玉米也差不多，亩产
大约五六斗；棉花亩产籽棉也只有五
六十斤。

母亲在种庄稼方面很注意经济
效益，总是多种棉花。按效益算，那
时候种一亩棉花可以抵上种三亩粮
食的收入。为了增加收入，有几年母
亲还种植了四五亩的蓝靛，开起了染
坊。把蓝靛收割到家，经过捶打、加

水、过滤，即制成液体颜料，存在大缸
内以备染布。母亲在经管好土地的
同时，还做棉花加工生意：在集市上
收购籽棉，运回家用碾花车脱籽，棉
绒单独出售，棉籽则榨油，然后再把
棉籽油与棉油饼分别出售。

尚本礼老师童年的记忆中，家
里一直都有不少的存粮。那时的储
藏方法很笨，但足够安全——埋在
地下：在地上挖一个圆形的深坑，在
底部铺上麦糠，再铺上席子，然后用
茓子把粮食茓起来，周围填实麦糠，
再用席子盖上，席子上再撒一层厚厚
的麦糠，最后覆一层土。家里地埋的
存粮，一般是两坑，一坑小麦，一坑玉
米。一坑少说也有四五千斤。这些
粮食，是备灾荒的，只要不进水，可以
存放数年不变质。平时吃的粮食，则
直接茓在屋里，随时可取。少数的谷
子、黍子、高粱、豆类等杂粮，则存放
在麦草篓、簸箩或笆斗篮等容器里。

1952年，尚本礼老师12岁。至
此，他还没读过一天书。在田地里锻
炼了几年，少年尚本礼老师已经有了
成年的模样，高高的个子，壮硕的四
肢，凸显出一个优秀劳力的雏形。

这一年9月，尚本礼老师离开了
冢后村，父亲带着他来到了平原省省

会——新乡市。与他一起被带到新
乡市的，还有8岁的三弟尚本义、5岁
的妹妹尚爱芳。四弟因为才3岁，跟
着母亲留守在村里。

尚本礼老师与他的弟弟、妹妹
能到省会上学，缘于他的父亲从滑县
政府调到平原省民政厅之后，国家对
部分工作人员实行的供给制。供给
制的供给范围，包括了个人的衣、食、
住、行、学习等必需用品和一些零用
津贴，还包括在革命队伍中结婚所生
育子女的生活费、保育费等，几乎囊
括了日常生活的全部。也就是说，尚
本礼老师兄妹三人在新乡的所有吃
喝用度，都是由国家供给的。

可以说，是供给制改变了尚本礼
老师的命运。因为不用花家里一分
钱，父母才改变了让他在家种地的初
衷，把他送到学校读书。自此，尚本礼
老师过上了数年无忧无虑的生活。
起初，尚本礼老师兄妹三人被安排在
新乡市一完小读书。在新乡市一完
小，尚本礼老师和他的弟弟、妹妹开始
接受当时堪称一流的初级教育，并跟
随父亲在机关食堂吃上了丰富的饭
菜——尚本礼老师第一次吃到了红
烧鲤鱼，吃到了炒肉丝，吃到了白米
饭，吃到了很多没有吃过的饭菜。

1954年初，新学期开学，尚本
礼老师兄妹三人转到了省直机关干
部子弟学校——新乡市育才小学。
在这里，生活的优裕程度更是超乎了
他们的想象：宽敞的教室，舒适的宿
舍，整洁的被褥，气派的餐厅，丰盛的
饭菜，潇洒的老师，和蔼的阿姨，都让
他们感到新奇而满足。

尚本礼老师说，在育才小学的

四五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他因为上学晚，接受能力强，学习成
绩优秀，连续跳级。学校还有丰富的
课余生活，他学会了二胡、笛子、口琴
等乐器，三弟热爱体育，加入了学校
的足球队。生活方面，他们更是享受
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特殊待遇”：每个
宿舍住8个同学，被褥、衣服等生活
用品均由学校统一提供。

低年级的学生，宿舍还配一个
阿姨，负责打扫卫生、整理被褥、缝洗
衣服等杂务。吃饭比父亲的机关食
堂更丰富：宽敞的学生餐厅整齐地摆
放着桌椅，每桌6个人，早晚餐主食
有馒头、米饭、油条、大米粥、小米粥、
牛奶等，副食有时令蔬菜、豆芽、豆
腐、咸菜、腐乳等。午餐更丰富，主
食之外，每顿标准是六菜一汤，时令
蔬菜、鸡鸭鱼肉蛋应有尽有，可谓品
种繁多，花样丰富，大家都可以放开
吃。饭后，还可以吃到桃、杏、苹果、
梨等时令水果。水果是限量的，而且
那时候的水果个头、品相、口感等与
现在相比也差得多。

平原省于1952 年11 月被撤销
行政区划，新乡、安阳、濮阳等专区并
入河南省，平原省委、省政府直属机
关的干部职工或调到河南省委、省政

府相应的部门，或调到北京中央直属
机关。尚本礼老师的父亲因调动前
例行体检身体查出问题，只得去汲县
干部疗养院进行疗养。父亲不在身
边，十四五岁的尚本礼老师带着三
弟、妹妹在新乡求学。因为有国家的
供给做保障，他们的读书生活也没有
发生多大变化。

1957年，尚本礼老师的父亲响
应国家鼓励干部上山下乡政策，回到
滑县老家养病。三弟与妹妹随即也
离开新乡，转回到滑县万古小学。因
为小学没有学生食堂，父亲暂时又没
有工作单位，三弟与妹妹的户口便转
到了冢后村。次年3月，上初二的尚
本礼老师也从新乡育才小学转到设
在滑县高平公社的县八中，他的户口
与粮食关系随之转至学校。

饥荒带来的磨难
可以说，在 18岁（1958年）之

前，尚本礼老师从来没有想过会缺粮
食，更没有过因为缺少粮食而发愁的
体验，而且生活上一直比较优裕。

尚本礼老师的艰苦生活是从
1958年回到家乡开始的。从城市回
到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
大改变：城市干部子弟学校与农村学
校的落差，可以说一个在云端，一个

在地下。伙食水平更是不可同日而
语，主食由原来的馒头、大米等细粮
为主，变成了玉米面、红薯干面窝头
等粗粮为主，做得还很难吃；蔬菜品
种少，质量也差，副食品基本没有。

按规定，滑县初中生每月粮食
“定量”标准为37.5斤，这对于正在长
身体的青年人根本就不够吃。尚本
礼老师年龄比其他同学大，身材又高
大，还喜欢打篮球，在学校常常处于
半饱的状态。每个星期天他都盼着
回家能饱餐一顿。学校离家有七八
公里，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每次，尚
本礼老师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扒”
馍篮子。

1958年初，家里的馍篮子里不
管细粮、粗粮，花卷、玉米面、红薯干
面窝头或是掺着野菜的窝头、红薯、
胡萝卜等有足够的量，尚本礼老师都
可以敞开吃。

这一年，村里开起了“大伙食
堂”，每个生产队设一个大食堂，全队
的大人、孩子都集中在这里吃饭。大
食堂开始吃的全是馒头，但很快就把
生产队的小麦吃完了，换成了玉米面
馍。没多久，玉米面馍也吃
不上了，又换成了红薯、胡
萝卜及红薯干面馍。 21

连连 载载

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刘跃进撰写
的回忆性散文集。该书记述的是一
位七七级大学生在时代浪潮中勤奋
读书、不断从师问学的成长历程。
特殊时期的文学梦想，黄湖农场的

“干校”生活，1977 年 12 月的高考经
历，南开大学、杭州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求学与工作岁
月，在作者笔下一一展开，感情充
沛，引发读者深深的共鸣。作者追
忆与叶嘉莹、罗宗强、姜亮夫、曹道
衡、傅璇琮、魏隐儒等良师益友长期
交往的点点滴滴，彰扬俞平伯、王伯
祥、吴世昌、吴晓铃等前辈学者的为

人风范和学术业绩，定格了几代学
人的渊博与风雅，字里行间充盈着
浓郁的感念之情。

《从师记》是学者撰写的散文，
有自己的情怀、自己的旨向。这部
书内容丰厚，涉及面广，写得真实、
鲜活、亲切，容易引起共情，触发思
考，进而深受教益。各个层次的人
阅读该书都会有所收获，尤其是书
中先生们孜孜以求、奉献学术的精
神，别具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我
们真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每一个人
应该用哪怕微小的努力回馈这个时
代，回馈我们的社会，对得起良心，
对得起老师给我们的哺育。

荐书架

♣ 杜广学

《从师记》：大时代下的问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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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向前

一场猝不及防的夏雨
一场猝不及防的夏雨。
雨下得酣畅，保持着直线的形

态，从天而降，无情地浇灭这个夜晚
的暑热。风，在缝隙中流转，带来一
些泥土的腥味。

此刻，已是晚上 9点多，大雨把
人们圈进了室内。楼宇包围着的球
场，成为一方看似安静实则雨势躁
动的舞台。灯光下，雨在做着一些
情绪上的铺排和渲染，静待故事的
主角上场。

大雨持续不断。一对青年男女
在雨中徜徉，徘徊，漫步，踯躅。这
几个词似乎都不准确，可我却一时
找不到更贴切的语词。女生已经全
身湿透，却在雨中绽放：蹦跳，踢水，
奔跑，扔掉凉鞋，旋转雨伞……坐在
不深的积水中双手做划船状，兀自
玩耍！男子则少有言行，远观，走
近，又远，择机又走近。当然不是我
一个人在观看，窗台幕后或许有无
数的眼睛。楼上众目，似觉剧情如
韩剧一般，推进速度太慢，急于想知
道一些剧情。缺少一些台词和布
景，终是难以解读。情节如何发展
尚不得而知。我的目光随着女生的
移动而移动。她此时的样子，像极
了小时候那个在雨中无忧无虑玩耍
的本真的我！她有些忘我，抑或忘

他，自顾加演着一些额外的戏份。
黑天亮了一些，云层也散了开

来，雨势已变得稀疏，渐近停止。一
位三十多岁女子抱着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也就三四岁的样子，不
住地在她怀里扭动。她的后面还跟
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有点腼腆
羞涩。他们来到球场里，像是随意
走动，却不想进入了某个剧情，无意
间改变了故事的走向。命运中，有
许多这样的无意。坐在水中的女
生，慢慢地，多少有些不舍地站了起
来，在孩子面前是不是应该有一些
形象——许多人不都是这样的吗？
男生趁机走了过去，有点讨好的味
道。一架看不见的就势下坡的梯子
摆在女生面前。拢了拢额前秀发，
牵了牵黄色带花的裙子，女生靓丽
如初！绕过母女三人，男生与女生
并排从北边顺了一圈，来到球场唯
一的小门。她回头逡巡了一圈，恋
恋不舍地抬步。男生也回头看了一
圈球场。灯光下的球场有点落寞，
像刚才的他。收回目光，理顺思路，
男生紧紧跟了上去，亦步亦趋，心中
多少有些释然。

夜空中，灯光球场的戏已然落
幕。落幕得似乎有些局促。男生
女生走向了暗处。暗处不属于舞

台场景，它属于生活场景，恍如鞋
的面子和里子。几个小孩跑进球
场，他们欢快地戏水——或许是天
性使然，或许是刚才的大姐姐做了
很好的示范，全然不管不顾衣服、
鞋子、头发，还有衣兜里的零食、糖
果。球场，成为深夜儿童的乐园。
一 场 美 丽 的 童 话 故 事 又 开 始 了
……剧情的发展总让我们始料不
及。人们永远猜不透下一步，它会
呈现什么样的情节、故事、结局、包
袱？除了观察，适度地表达发现，
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干什么？！

其时，我正在看前苏联作家康·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金蔷
薇》。这本让哲学家周国平感慨：活
着写作是多么美好；让诗人舒婷曾
热恋它二十年的书，我只是粗略地
翻看了一些，并未真正切入进去。
家人的提醒，让我从书本中抬起头
来，望向雨中的一幕。八楼的高度，
斜线的距离和关闭的窗户，我觉得
这是在看一场哑剧——除了沙沙的
雨声，所有语言的声音分贝都调到
了零。球场少有的冲突，让我在剧
情中纠缠。男生的沉稳是我所不具
备的，他的修为超越了许多同龄
人。女生的活泼欢快也是我所不具
备的，她的率性就是她的修为，这比

那些看似圆润的修为强太多，本真
也是一种修为。她在跳跃、戏水、奔
跑时，我读出了她暂时的快乐。我
想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寒冷中
求温暖，与在暑热中求冷静，有什么
本质的不同呢？活着是一件多么美
好的事，爱情是一件多么美好的
事。球场上空荡漾的气氛，就如球
场上空的云雨，多少有点儿沉闷、压
抑、憋屈，不够通透，但不影响其间
的小欢欣。或许是我先入为主的想
法占了主导。

黑夜已经关闭了一切。当明
天的太阳升起，一缕温暖金色的阳
光穿过玻璃，照射在床上慵懒的女
生脸上，一片润泽光亮。一切又是
新的。昨夜的事是否如梦一般随
风而去？

多年以后，会不会有个男生像
歌手王琪一样，充满感慨地唱道：

“那夜的雨，也没有留住你……”
雨过天晴，大地上又开始忙碌着

酝酿下一场好戏。我却偷起了懒，四
仰八叉地躺在床上，鼾声如雷。

《金蔷薇》在桌上翻开着，等待
我的阅读。它的耐心比那个男生有
过之而无不及。书上面有我折叠的
印记，也有我用红色水笔画过的清
晰笔迹，仿佛刚刚洇干……

朱自清的名篇《荷塘月色》中，写有这样的句
子：“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
瞌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
和水里的蛙声……”但有位陈姓读者写信给他，对
此表示质疑：“……蝉子夜间是不叫的。”

知了夜间不叫吗？朱自清向同事和朋友们求
证，得到的答案大多同意陈姓读者的意见：知了晚
上不叫。朱自清又写信请教昆虫学家刘崇乐先
生。刘先生对这个问题大约也没有亲身经历，便
查阅多种有关昆虫的著作。几天后，他拿出一段
从书中抄出的文字，寄给了朱自清，随信中还特别
强调说：“好不容易找到这一段！”这段抄文的大意
是，平常夜晚，知了是不叫的，但在一个有月亮的
晚上，书的作者曾清楚地听到它们在叫。由于刘
先生只是以抄文代答，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
朱自清对知了晚上到底叫不叫还是吃不准，所以
他在回复读者的信中表态：以后散文再版，将删除

“月夜蝉声”的句子。
但此后一两年，这件事常常萦绕在朱自清的

脑海中，以至无法释怀。于是，他便在蝉鸣时节，
常常趁夜出外，在树林间聆听。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竟然两次在月夜听到蝉的叫声。恰巧那位执着
的陈姓读者又给朱自清写信，这回他是引用王安
石诗《葛溪驿》：“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灭照秋
床……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来旁
证“月夜蝉声”的。自此朱自清才稍微释然，也终
于没有删除“月夜蝉声”句。

其实，写月夜蝉鸣的，还有白居易的“微月初三
夜，新蝉第一声”，张祜的“肠断巴江月，夜蝉何处
声”，柳永的“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辛弃
疾的“清风半夜鸣蝉”，和唐代诗僧贯休的“新蝉终
夜鸣”等。诗人对生活的观察总是敏感而细腻的。

事实上，蝉鸣并不取决于是白天还是晚上，而
取决于气温和光照，有过亲身经历，譬如在农村生
活过的人，或对蝉鸣有过关注的人，对这个问题应
该并不陌生。每年大约夏至后，金蝉纷纷出土，当
气温适宜，有一定的光照，蝉便会叫。这里的光不
独太阳光，月光甚或灯光，只要是亮光都行。因为
气温越高、光照越充足、天气越干燥，蝉叫得越厉
害，反之则越弱，直至不叫，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蝉
只在白天叫，晚上不叫，譬如曾质疑朱自清的陈姓
读者，还有朱自清为此求证过的一些同事和朋友。
特别要说一下，蝉叫指的是雄蝉，雌蝉是不叫的。

一段逸闻轶事，反映出了散文大家朱自清先生
科学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

聊斋闲品

♣ 周振国

朱自清月夜听蝉

小小说

♣ 贺敬涛

班头“郝妈妈”
挤压组长煤球一手捏着生产作

业单，一手拿着手机刷着抖音嘎嘎
笑，嘴都咧到了耳朵根。

“煤球，来一下！”“大喇叭”马调
度的大嗓门顺风飙了过来。车间噪
音大，没有一副好嗓子可真不行。

“到！马调度有何吩咐？给我
加奖金吗!”煤球叭地一个立正，手机
塞进裤兜里，踢起了正步，嘴里一点
也没闲着。

“加你五根金条！给你加人，你
不是有一个大头兵休产假了吗，最
近单位合同太多，分厂决定给你加
一员大将。”

煤球不乐意了，休假的是麻杆，
不是休产假，是麻杆他老婆生小麻
杆了，按照国家规定，麻杆休陪产
假，马调度表述有问题。

“ 得 得 ，别 咧 咧 了 ，就 你 文 化
高！给你分个人——武迪。”

煤 球 老 大 不 乐 意 ：“ 乖 乖 ，无
敌。功夫这么好，爱打架的主，挤压
组不要！”

“反了你小子了，你说不要就不
要了。这就是武迪，带走带走！”煤
球这才看清，马调度身边站着个瘦
瘦弱弱、白白净净的小伙子。

煤球回到班组，双手叉腰召集
全组开会。听说要开会，组员三三
两两走了过来，谁也没闲着，你推我

一下，我推你一下。
“站好，把你们的小油手放后

面，把你们的大嘴巴闭起来，开会！”
组员你冲我眨巴眨巴眼，我冲你龇
牙笑笑，挤挤挨挨歪歪扭扭地站成
了一道“风景线”。

“郝妈妈到了吗？”
“郝妈妈在家带孩子呢，没来！”

一个小子捏着嗓子挺嗲的声音传
来，大家哄笑起来。

“你们呀，总是这么没修养！”被
叫作“郝妈妈”的男职工郝胜利一挺
胸从风景线里扭了出来，还晃了一
下大粗腰。

“老郝同志，给你分个威猛大汉
——武迪！”

武迪一拱手：“新人报到，请多
关照。”郝妈妈一把拉了过来：“娘那
个脚儿，名字怪好听类，我要了。”

开完早会，开始干活，一开机
器，武迪发现郝妈妈不得了，技术全
能，干活利索，质量标准掌握准确，

真是个大拿，话多又逗：“娘那个脚
儿，大美丽，天车过来了，还在下面
晃悠，不想幸福了！”“大洋马，娘那
个脚儿，铜排夹铁了，眼睛装裤裆
了！”武迪寻思了半天，郝妈妈怎么
老和“娘那个脚儿”过不去呢！

周五下午下班时，按照规定，收
完工要做现场 5S精益打扫，整理整
顿清扫清洁，今天班产完成好，郝妈
妈高兴地看着大洋马、大美丽和武
迪：“哥几个，一会市场烧烤摊候着。”

四个人有说有笑地走出厂门，
临街有个“好再来”烧烤摊，大洋马
熟悉，就选了靠里面的桌子，又选了
烤肉串、烤香菇等，弄了一大托盘，
武迪抱来了两箱啤酒。

大洋马见过世面，提议请挤压
组一班最高长官班头郝妈妈讲话，
并带头呱唧呱唧起来。

郝妈妈挺像回事：“啊，今天高
兴，娘那个脚儿，喝！”大家拎起酒瓶
子，咣地碰在了一起。

“大哥，我不会喝！”一个女孩子似
乎要哭了，她正被一个光膀子胖子拽
着。胖子手臂上文了一只黑犬，满脸
的凶相：“咋，不给面子！”哗，将酒泼了
女孩子一身，并随手打了一耳光。女
孩子掉头就跑，胖子追过来打。

郝妈妈嗖地站了起来，大洋马
伸手去拦，可郝妈妈已经拦在了胖
子面前，说这么大的男人，怎么欺负
女孩啊？胖子说，滚得远远的，别多
管闲事。两个人动起手来，一交手，
胖子还真不是郝妈妈对手，胖子顺
手掏出了弹簧刀，迎面刺来，郝妈妈
倒在了血泊中。胖子想跑，被郝妈
妈紧紧抱住了腿，这当口，民警赶来
了，大声喊：“放下刀子，放下刀子！”

一个月后，去县人民医院接郝妈
妈出院回单位的是分厂的工会孙主
席、煤球和马调度。一行人刚进分厂
大门，分列两旁的全体职工都鼓起掌
来，郝妈妈被厂长和书记夹在中间，
红着脸堆着笑，大洋马、大美丽、武迪
站在欢迎的人群最前边，大美丽还弄
来了一束鲜花抱在胸前。

大洋马一举胳膊大着嗓门喊：
“向见义勇为的郝妈妈学习！”

分厂刘厂长一瞪眼。大洋马慌
忙改口：“向见义勇为的郝胜利学
习！向见义勇为的郝胜利致敬！”

立刻，分厂大院里掌声雷动。

竹韵清风（国画） 孙立新


